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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雀与蒙古百灵

在草原上袁有两种鸣禽我总是分不清袁一为云
雀鸟袁一为蒙古百灵袁它们体型相像袁都麻雀般大
小袁叫声却千回百转袁非同寻常遥 从冰融雪化的春
天袁一直到行行大雁列队南迁袁云雀鸟和蒙古百灵
的啁啾是草原上最嘹亮悠扬的音符袁 听到它们的
鸣啼就知道草原近了袁万物复苏了袁草长莺飞了袁
一岁枯荣了遥
为了分辨它们袁 我曾经细心地观察过辽阔的

天空上那一只只小小的身影遥 如果没出错的话袁我
以为那些总停留在空中鸣叫的小家伙应该是 野额
勒冶渊蒙古语院云雀冤袁它们以天为幕袁喜欢在大庭广
众抛头露面遥 特别是求偶的季节袁它们上下翻飞袁
一会儿高过云际袁在流云的缝隙里袁在目力几乎不
及的浩渺的深空中尽情歌唱袁 一会儿又降落到某
个制高点袁 像一枚小小的钉子一动不动地钉在天
上袁一成不变的是它那热烈而高亢的尧繁复且起伏
跌宕的歌喉袁有时真让人担心袁它小小的身体会因
为激动袁因为歌声用力过猛袁而烈焰成一缕灰烬遥
蒙古百灵则略有不同袁 它们很少像云雀那样

堂而皇之悬停空中袁更多时候袁它们探头探脑地隐
匿于草丛沙地袁不需要什么舞台袁只要一个土包就
够了袁就可以振翅而歌袁只要它们愿意袁随随便便
就能模仿各种鸟儿的叫声袁甚至蛙虫之鸣袁当然包
括云雀遥 当一只额勒在天上动情婉转时袁草地里若
有另一只热忱呼应袁那不一定是它的伴侣袁更有可
能是惟妙惟肖的野百灵学舌冶遥 它激情四射袁妙语连
珠袁翻唱好一通草原原住民的各种曲目袁某一刻却
突然闭上嘴巴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袁然后疾步啄食
草籽或昆虫而去遥 接下来袁填饱肚皮的三两只蒙古
百灵会贴着草坡和丘壑低飞袁 像无所事事的孩子
那样东边捉捉迷藏袁西边丢丢手绢袁四处播撒它们
曼妙的歌声遥

我以上说的这些袁 其实只是蒙古百灵惯常的
情形袁千万不要以为它们不会展翅高飞袁一旦来了
兴致袁小家伙们便像子弹那样弹射到空中袁进而一
拔冲天袁我们甚至来不及看清它是怎样做到的袁就
已直上九霄云外遥 此时袁 令我们惊奇的事情发生
了院连影子都见不到的它们袁竟然将嘹亮的啼鸣传
到了地面袁野空山不见鸟袁但闻鸟语响冶袁那声音的
穿透力也像一颗颗子弹袁瞬息击中我们的心灵遥
每次到草原去袁我总会长久地仰望天空袁寻找

云雀和蒙古百灵的影子袁 我想看到它们高蹈于天
空上的样子袁向往它们与日月星辰那么接近袁那是
何等的逍遥与自由袁何等的欣悦与欢喜袁却是人类
所不能及噎噎这样想着袁我以为它们更有可能是上
天的使者袁为了窃听草原的秘密袁所以派出这些小精
灵袁用心模拟了草原的声音袁然后带到了天上去遥

草原上的马群

来呼伦贝尔之前袁我从未见过那么多马袁它们
分群而栖袁随处可见袁有的十几匹袁有的数十上百
不等袁大多处于半野生状态遥 当地的牧人袁无论巴
尔虎尧布里亚特尧达斡尔尧鄂温克袁抑或汉族人袁都
有养马的习俗袁养马并非为了买卖和发家致富袁而
是出于喜爱遥 牧主人除了优胜劣汰地处理掉一些
老弱病残之外袁一般都任其繁殖遥 养马也较其他牲
畜省事袁一年四季野外放养袁主人只需隔三岔五去
寻寻它们的踪迹袁或春天产驹尧丰收节给马打烙印
时才把它们圈回家里遥 所以袁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马
群还野性未泯袁保持着原始族群关系袁肆意游走于
草原林海尧湖河溪畔袁冬啃霜雪袁夏饮甘泉袁自由自
在袁 宛若天之骄子遥 尽显大自然所赋予的美丽天
性袁焕发出生命该有的勃勃生机遥
如果说云雀和蒙古百灵是草原的音符袁 那么

成群的骏马就是草原的魂魄遥 一片草原上若没有
了马袁 那只会是一片没有灵魂的荒野袁 会缺乏俊
美尧高贵尧飘逸袁甚至奔腾和勇气遥 所以袁我到草原
去袁 总要探望这些马儿袁 就像探望隐于大野的至
亲遥 我在任一马群的旁边坐上一会儿袁看它们突突
地打着响鼻袁扬鬃甩尾拍打蚊蝇袁偶尔三两匹顽皮
嬉戏袁你追我咬咴咴嘶鸣遥 夜晚将至袁我就仰躺草
地袁举望它们高出大地的山脊般的马背剪影袁静静
地倾听它们嚯嚯捋草的声音袁 那窸窣的错齿声被
习习晚风吹送袁让我心醉神迷袁只想躬下身来袁像
马儿那样去用嘴唇热吻大地母亲噎噎
一个马群大体会由一匹大公马统领遥 公马一

般正值壮年袁膘肥体健袁毛色油光铮亮袁生龙活虎袁
在马群中十分打眼遥 作为一家之主袁公马对自己的
马群负有引领尧维护尧捍卫的职责袁所以袁它往往兼
具勇敢袁坚韧袁智慧和明辨危险尧是非的品格遥
有一次在鄂温克草原袁我为了拍摄一个大马群

想靠近它们一些袁 一匹健壮的公马远远地向我跑
来袁它把我当作了入侵者袁冲我突突地打鼻警示袁闪
转腾挪袁向我展示它绸缎样的皮毛袁瀑布般的长鬃
隽尾袁石磙似的肌肉袁和一身高超的武艺遥我与它对
峙了片刻袁它的眼神炯炯袁却没有敌意袁而是充满了
星辰般的明亮和善意的劝阻袁 那一刻我退却了袁为
了它这份温良的警告遥 回来后我写下了诗歌院我举
起了双手/向一匹马臣服/向一片草原和一群马的领
地臣服/落日也有主权/我向那/ 恢宏的盛大的自然/
自然中最宝贵的自由与尊严/臣服/噎噎
是的袁这些人类驯养下的马群袁还保留着那份

无拘无束尧无畏无惧的秉性袁这是大自然最后的尊

严袁是人类永远不可践踏的尊严遥

芬芳的牧草

到了呼伦贝尔袁你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阔遥 那
一碧千里的沃野袁起伏跌宕的山峦袁纵横蜿蜒的河
流袁共同绘就了草原的大美之境遥 这是天然形成的
优良牧场袁没有人工播种袁也不需要谁来浇灌袁只得
大自然的慷慨赠予遥 我迷恋这片草原袁更沉醉于牧
草的芳香遥也许有人会诧异牧草的香气袁我想说袁那
是你没有到过内蒙古最北部的这片净土袁尽管近几
十年里它曾遭受过种种矿业尧 农耕和人为的侵蚀袁
却纯粹依然袁芬芳依旧遥 那清香是庄稼地和蔬菜田
所没有的袁 是城市草坪和公园绿植所不具备的袁那
是自然牧草的清香袁醍醐灌顶袁沁人心脾遥特别是几
场春雨过后袁群山返青袁遍野吐绿袁你站在呼伦贝尔
草地袁会发觉迎面扑来的不是风袁是万顷草香袁而置
身其中的你正醺醺欲醉遥
为了弄清这香气的来源袁我曾仔细地研究过这

些野草遥六月末的一天袁在陈巴尔虎的一片放牧场袁
我细数了一米见方的野生植物种类院节节攀高的是
针茅草和冰草袁开着大尾巴紫花的是马鞭草袁枝叶
繁茂的是野苜蓿曰娇艳火红的萨日朗与黄灿如金的
野罂粟竞相比美袁绿莹莹的香蒿和密密匝匝的碱草
你围我绕曰再下面是矮墩墩的车前子袁多肉植物和
害羞的小草蘑噎噎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草袁方
寸之间竟然有二十几种袁但这还只是被牲畜天天啃
食的稍有退化的草场遥 今年盛夏袁我到鄂温克草原
去袁 真正见识了古诗句 野风吹草低见牛羊冶 的情
景要要要因为雨水丰沛袁留作秋季打草的草场一片榛
莽袁草深处接近腰际袁那比麦地还要繁茂不知多少
倍的草地袁用野百花盛开冶形容绝不夸张袁那是怎样
一片争奇斗艳的七色花海呢要要要除了我刚刚提到
的马鞭草尧萨日朗等袁铺天盖地的还有粉色风毛菊尧
野火球尧野麦花尧红车轴草袁摇曳如海的枣红色地榆
果袁紫色的石沙参尧穗花尧野苜蓿也使出浑身解数袁
盛开出繁星点点的小紫花来曰密如繁星的还有小黄
花北柴胡尧小白花防风草和石头花曰同样开细碎白
花的还有高过所有野草的草中 野骆驼冶要要要叉分蓼
渊酸浆草冤曰而一枝独秀的野百合花袁像花中的皇冠
王后袁傲然独立在万千花间曰低调而寂寞的车前子
此时都不甘落后袁纷纷抽出了绿色的长穗噎噎那数
不清的草种呵袁那大野茫茫的草海尧花海呵袁无边无
涯袁一直连绵到天的尽头袁那是天地怎样的恩泽与
造化袁赋予大自然如此的富饶尧美丽和繁盛遥

呼伦贝尔的牛马羊和野生动物就这样渴饮泉
水袁饥食百草袁百草中不乏赤芍尧黄芪等名贵的中草
药袁牲畜和鸟兽各取所需袁愈病健体袁这是天地赐予
它们的口福袁而牧人尽心经管牲畜袁以其为食袁这就
是草原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共袁万物因此而生生不息遥
立秋时节袁牧人们开始收割了袁就像牧草们知

道天凉了一样袁打草机过处袁那些没过膝盖的野草
便滚到一起抱团取暖袁一捆捆一垛垛袁星罗棋布在
草原上袁仿佛是它们写给大地秋天的一行行排列整
齐的诗句遥那新刈过的草地袁草香竟然愈发浓郁袁原
来它们的体液也是香的袁此时正随着打草机肆意流
淌袁流成一条条看不到摸不着的香河袁只有鼻息能
够感知袁能够触摸到它们的流向袁那香气直至呛出
人的眼泪袁那是被草香感动的泪水噎噎
在这篇散记结尾时袁我恍然记起一年冬季去伊

敏苏木采风袁闲时帮助牧主人为牛羊添草袁我打开
一捆牧草袁把它摊拨开袁一股草的陈香随即扑面而
来袁让我不由得惊诧袁原来草的香气一直被打包在
里边从未散去遥我问牧主人袁这牧草储存多久了袁牧
主人很随意地告诉我袁大概有两年了吧袁前年的草
丰收了袁一直留存到现在遥
哦袁原来干枯的草也是香的袁我摘了一根枯草

放在嘴里嚼一嚼袁却是盛夏草原的味道噎噎

草原夜色美

傍晚将至的时候袁草原也变得宁静起来袁昆虫
们不再躁动袁纷纷躲到草丛里去袁云雀刚刚还在天
空迎着落日和最后一抹夕光炫舞袁这会儿就像一块
石头那样袁直直地砸向地面袁瞬息不见了踪影遥夏日
的夜来得足够晚袁太阳在七点半以后徐徐落到天边
去袁先是把一大片云霞的边缘熨红了袁接着袁暗淡的
山岗也被它点燃起来袁照这样下去袁它会烧毁一切袁
可地平线太厚重了袁像巨大的不可动摇的铁板遥 晚
八时许袁 太阳终于将身下这块铸铁融化出一条缺
口袁它开始陷落袁像一位辉煌的大师谢幕袁幕布拉下
来袁大师隐身了袁可它的余晖还在袁还要持续影响后
世袁它身后留下的那些晚霞得它的光辉照耀袁还要
火红到很晚很晚袁 周遭的天际也在感受它的余温袁
变成空蒙的紫色遥 与渐暗的大地相比袁西面的天空
至晚九点左右还显澄明袁那清澈的光比白日里的任
何时刻都显得深邈袁显得弥足珍贵遥 当头顶上泼墨
般的流云渐渐消隐于黑暗袁最后一条木炭似的晚霞
也燃成了灰烬袁星星们开始在天空登场袁它们倾巢
出动袁只要抬头袁就会看到它们若隐若现的身影遥一
小块月亮原来是在南面的天空悬着的袁它该是夜的
主角袁不过因了前主角的掌声迟迟不息袁它一直被
忽略袁现在终于显露出来袁原来它也是一位妙不可
言的美人袁晶莹剔透袁矜持而娇羞遥这时的夜空方显
圆满袁变得愈发动人起来袁你在草原的随便一处袁都
会感受到它的端庄秀美袁它的沉静雍容袁而地球上

肃立的你仅渺小如一只淹没在黑夜里的蚂蚁遥
草原的夜风也是迷人的袁 无论白天多么炎热袁

待夜幕四合袁夜风便会送来沁人的凉爽遥这当儿袁归
圈的牛羊正细细反刍袁 马群埋在夜色里响鼻食草袁
此时清凉的夜风多么重要袁 会替牲畜梳理皮毛袁刮
去它们一身的汗水袁 更会适时轰走嗡嗡乱转的蚊
虫遥不远处袁隐隐约约的蒙古包上歪斜着一缕炊烟袁
那也是夜风的杰作袁 似把牧人的乡愁拉长袁 吹远
噎噎侧耳倾听袁风吹草动袁沙沙如细雨飞蛩曰风吹星
动袁空茫似大音希声曰风吹心动袁那是热泪盈眶的我
在感恩上天袁让自己有幸见此美景袁来这世上走过
一遭噎噎
草原的晚会排序井然袁日落前是鸟们的即兴和

声袁日落之后袁舞台转场袁表演者从水泡和湖泊涌
现袁宛若一群倒映在水面的星子袁它们的合唱有点
匆忙袁有点迫不及待袁那一池池不太整齐的蛙鸣此
起彼伏袁震荡着风的耳鼓遥待到夜色黑透袁真正的繁
星乍现时袁蛙们就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袁像处子般静
止不动了遥晚十点袁草原只剩下了皎月之光袁只剩下
了星星的窃窃私语袁只剩下了无法言说的静谧噎噎
这一切要一直延续五个小时之久袁待那位辉煌

的大师魔法般地再次从东方驾临袁 一时间百鸟齐
鸣袁昆虫群舞袁蚂蚁出洞袁夜色才像蜷缩在蒙古包前
的黑犬那样袁不紧不慢地摇着尾巴追赶早起的牛羊
群去了噎噎而享用了一晚美丽夜色的我袁这时却要
倒头睡去袁沉入草原今世的梦中噎噎

风云变幻的草原

在呼伦贝尔袁风和云比谁都要常见袁迎面是风袁
抬头见云袁风和云是草原的常客遥 牧人也最关心风
云袁有云有风才有天气预报袁电视广播里一般都把
云多云少放在前面说袁 然后说风要要要今天到明天袁
牧区多云袁X级西南风噎噎预计明天到后天阴袁有
小雨袁西北风 X级渊野阴冶是云多得把太阳都遮挡了
的意思冤噎噎所以风云在草原相当重要袁相当于两
位贵客袁关系到牧草的长势袁牧人的牛马羊是否肥
壮遥 这两位贵客非比寻常袁都身怀绝技袁善于魔法袁
会七十二变遥但牧区的老人不这么说袁他们说袁草原
的天是小孩子的脸袁 老人说的和我说的都差不多袁
都在形容天上的风云多变袁 多变到什么程度呢袁我
这么说吧袁变幻莫测袁乱七八糟袁一塌糊涂袁都可以
形容它们遥这么说来袁它们更像小孩子的涂鸦袁胡乱
画袁天马行空袁想象力丰富袁有时画成一团死黑袁一
团乌墨袁然后用衣袖随便一抹袁再重新画遥
夏秋时节是风云最起劲的时候袁 如果你出门看

到天空如洗袁一碧万里袁太阳甩开膀子一顿炙烤袁到
处看不到风和云的影子袁不要着急袁那是风和云去别
处串门了袁 此时也许在贝加尔湖玛利亚大婶家的上
空袁或者大兴安岭鄂温克驯鹿营地里袁抑或日本海尧
黄海的捕鱼船甲板上袁待不了两天就转回来遥 说着说
着就风起云涌了袁它们从哪面来要看风向袁要看它们
高不高兴袁 有时你以为是西南风袁 可不一会儿就变
了袁变成了东北风遥 原来风也分团伙袁看谁压倒谁袁谁
能占上风袁谁就可以裹挟着云跑袁像野挟天子以令诸
侯冶那样袁号令天下云团遥 云听到了集结号袁不到半天
的工夫袁千军万马齐聚而来袁好家伙袁那阵势真像把
大海搬到了天上袁铺天盖地的遥 此时集团军还没有接
到进军的指令袁各自为政袁南边一大片马鸣萧萧袁北
边一大群紧锣密鼓遥 太阳光还没有被完全遮挡袁见缝
插针袁从层层乌云里泻下的光格外辉煌袁像从空中射
下的一捆捆熠熠生辉的箭镞遥 就这么波涛汹涌了好
一阵子袁有的军团挨不住寂寞袁开始私自行动袁四面
望一望就知道了哪块云朵开小差了袁 哪儿与地面雾
气腾腾地连成一片袁哪儿就在下雨遥 有时东边日出西
边雨也是常有的事儿遥

我在草原见过最大的一场风雨是在一个夏日
午后遥 那天天空有着明显的假象袁几乎看不到什么
闲云袁可牧民大叔却说要来雨了袁他指着西南方向
的一片云给我看袁我只感觉那里的天很暗袁有山那
么大的一片云袁 因为距离甚远也没看出它的端倪遥
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袁突然狂风大作袁沙尘四起袁
那座大山黑压压而来袁气势汹汹袁转瞬间天就黑下
来袁黑得真像一大口黑锅底袁让人毛骨悚然袁以为来
了什么妖魔鬼怪袁或者世界末日降临了一般遥 我们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奔逃袁 还没跑出几步远袁
暴雨倾盆而下袁倾盆也不准确袁应该是把大海直接
倒在了头顶袁我们只有在海水里拼命游泳的份儿遥
雨晴之后的天空袁风息了袁云也折腾累了袁退出

一大片天蓝给草原遥 此时的云袁有的像水墨画大师
任意而为的泼墨袁色彩绚烂曰有的蹲在天边袁犹如洁
白而高耸的雪山袁其实用雪山也无法形容袁那是一
群比大象高出一万倍的白色天马袁 正漫天打滚袁横
空踢踏遥 此刻袁一条七色的绚丽彩虹作为最后的表
演袁它要为这场风雨盛宴添上神来之笔袁直至升华
到神奇壮丽的意境要要要当它慢慢爬上云梢袁大自然
的交响乐便由远及近徐徐奏起袁先是云雀鸟的独自
歌喉拉开序幕袁接着蚂蚱尧蟋蟀袁各种不知名的昆虫
振翅而鸣袁布谷鸟尧百灵尧灰鹤尧天鹅都加入进来袁且
歌且舞袁牛群羊群开始和声曰牧草拉的是小提琴袁风
吹奏着长笛袁伴着云际里远去的雷声隆隆噎噎这瑰
丽壮阔的诗篇非天堂才有袁更常在人间草原噎噎

待到明天袁风和云又会去别处沐浴大地袁恩泽
生灵袁但总会有一些散兵掉队袁余下一些闲云为牧
人遮阴避暑遥那些闲云团团簇簇袁雪白如棉袁更似牧
人把羊群放牧在了天上噎噎

牧 春

嫩草如婴唇
羊叫的声音如婴唇
羊吃草的声音如婴唇

牧人目光倦散
脸颊涌荡红润

阳光醉泣院
羊与牧羊人
一朵春天
安慰着另一朵春天噎噎

静 夜

星落河面成灯
草与露珠亲吻
蒙古马袁汗血马
那是不是草原深处
千百年不消失的灵魂

风吹远袁将静谧吹成
愈加喧嚣的日轮噎噎

风吹草原

风吹草原
吹过草原的坦荡与辽阔
草的芬芳花的芬芳浸入衣襟
心愈加狂喜眸子愈加澄明

一切都如此通透
那个叫巴特尔的蒙古汉子
牵着那匹雪白的骏马
奔向湖边的那片丛林
风已放慢脚步
柔柔地抚摸着他的络腮胡子
柔柔地把骏马的周身亲吻
那气息好熟悉袁让他心跳加速
四面八方涌来娜仁花的眼神
那清澈明亮宛若皎月
没错儿袁就在那片丛林
月光下袁顾不上马头琴的琴音
躺在草地上袁那双酥手
抚摸着他健硕的胸脯
心如大海般波涛翻滚

风吹草原
风一遍遍吹草原
风声中袁她归来的脚步声似乎临近
思念袁甜蜜而又忧伤
眼角袁汇聚泪痕噎噎

月夜袁马头琴音

月浑圆且皎洁
马头琴的琴音
在草坡上颤栗
如泣如诉袁那是曾经的历史
波澜壮阔袁伟大绝伦袁震撼古今
一个名字袁还在草原代代相传
一个民族袁罡风狂击海浪般激越雄浑
长明灯袁已近千年
在草原不曾熄灭
铭记在心中的圣景
依旧炽热袁随阵阵琴音
向苍穹飘升袁融入并感动日月星辰

马头琴音忽然停止
含泪的眸子在草原上逡巡院
像萤火虫袁却不是萤火虫
草尖上缓缓飘闪着一团团光晕
似有声声雷鸣猛烈撞击身心院
欢迎呀袁铁木真与他的子孙回家
欢迎呀袁终于回归草原的灵魂噎噎

草原袁点缀秋草的露珠

草原橙黄遥 晨露处处点缀
隐在白云里的星群
痴痴地凝望露珠
孩子眷恋母亲般闪烁的眸光
汇满无尽的倾慕与纯真

露珠不语愈加深沉

幽思中呈现出草原的葱翠
把鸟鸣袁粘浮在草尖上的星群
把昆虫与草的絮语
把马头琴袁牧歌
把与月光嬉戏的白羊羔红马驹黄牛犊
在脑海中又一一重温

露珠心疼草原遥 草原像慈母
把身心全部无私奉献
却从不考虑身心是否疲惫
额头上是否已悄悄增添皱纹
此时袁在露珠眼里
秋草宛若产后的母亲
把草籽又一颗颗抖落草地
凝重深沉的爱袁肆意延伸噎噎

草原夏雪

对好邻居大兴安岭
夏季常常瑞雪纷纷
草原的树呀花呀草呀
向大兴安岭久久凝望
目光愈发凝重深沉
可当夏雪忽然降临自己胸怀
草原却开始诚惶诚恐
张开身心的每一个细胞
任凭雪花抚摸袁亲吻袁浸润
阿爸早已伫立草地
笑着观赏着雪花与牛犊马驹嬉戏
那眼神袁那笑容
仿佛是在凝视久别重逢的儿孙
烟圈飘荡袁与雪花对舞
牛犊马驹跑过来轻扯着他的衣襟
刚熬好奶茶的额吉推开蒙古包门
额头汗珠晶莹袁脸庞闪烁红晕
一曲悠扬的蒙古长调
宛若来自额吉的灵魂
雪花陶醉了袁牛犊马驹陶醉了
都在侧耳谛听袁不知不觉中
歌声已捧起
草原上冉冉升起的日轮噎噎

草原上的一棵白桦树

它感谢那只山雀袁从不远处的故乡
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
把桦树籽带到这片草原
从此在草地上深深扎下根
艰难不提遥 困苦不提
白毛风席卷烟泡雪总是手下败将不提
只想提身边的花袁身边的草
只想提阿爸与额吉
只想提马头琴声与长调呼麦
只想提羊羔马驹牛犊
它们都是梦系魂牵的亲人
那个生态诗人说的真好院
草原的生物链还很脆弱
生态之旅任重而道远
风频频从故乡大兴安岭吹来袁带来
母亲的叮咛院你永远肩负责任与使命
不敢忘记袁不敢愧对母亲与故乡
但却真的高兴院湖边来的游客真多
赞叹着院多么迷人的白桦树
多么清澈透明的湖水
多么美的湖面上的灰鹤白天鹅噎噎

长 调

长调从东边的草地响起
仿佛一颗颗被阳光浸润的露珠
在草尖上轻轻碰撞袁颤栗
呼麦从南边的草地响起
如鸟鸣与泉流交融后
在山涧中回声经久不息
那位初到草原的汉族兄弟
侧耳谛听袁脸庞涌荡绯红
激动得不知所措袁喃喃自语院
这不可能袁绝对不可能
只有天能唱出这样的声音与旋律
天真的轻轻翻下身
凝视着这片草地
花袁陶醉着
草袁陶醉着
与天此时的心境
愈加心照不宣地默契噎噎

风吹草原
阴 李 岩


